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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歷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廣東華僑歷史學會顧問。

澳門路環島九澳村是目前澳門地區僅存的客家村落之一，中以鍾、張、何、吳諸姓居多，是一條

雜姓村。這條村大概形成於清代乾隆年間，是清代雍、乾時期粵東北客家人向沿海遷徙的產物。從九

澳村發展的歷史來看，遷徙來的客家人之所以能在此凝聚繁衍，其重要因素是：他們使用同樣的客家

方言、有共同的神靈崇拜和形成了團結互助的傳統精神。作為一個具有超過兩百年歷史的澳門自然村

落，它無疑是客家人從山區遷徙到海濱立足和生存的一個重要案例。

的文獻資料甚少，故本文所用資料除歷史文獻、歷

史地圖等外，很多是實地訪問、調查的資料，希望透

過這些資料的分析，重構這條濱海客家村的歷史。

從山區到海濱：

清代廣東客家人遷栘的路線之一

筆者一向認為，客家人是歷史上北方漢族南遷

過程中，不斷融入沿途地方的血統（包括漢族和其

他少數民族），最後在粵、閩、贛三省交界處形成

具有獨特方言和習俗的方言群體。客家人在形成方

言群後，無疑仍然屬於漢族的範疇，所以在學術界

客家方言一向被認為是漢族方言的一種。明清時

期，粵、閩、贛三省交界的客家人開始不斷向外擴

散，其中粵東的一支向西南方向遷移，沿今河源、紫

金、惠州進而到達中山、珠海、新安一帶。（3）

客家人遷移到海濱的重要原因，與雍正年間清

政府的鼓勵直接相關。康熙年間，東南沿海地區的

在澳門的歷史研究中，客家人的研究幾乎是一

片空白，以致一般人對澳門客家人的歷史都不甚了

了，更遑論客家人與澳門歷史發展的關係了。在

2005年出版的《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中，作者

把客家人看成是一種由少數民族混合而成的方言

群，且把它放在“澳門原住民”的條目之下：“傜、

畬、蜑三族應該為澳門地區最原始的居民。傜、

畬、蜑三族同源客家，因此，客家文化是澳門歷史

文化的起始成份。”（1）在該條目中，有一句是涉及

九澳村的人口歷史的：“其早期村民為客籍。”（2）因

本文不是討論客家方言群起源的文章，也不打算全

面研究澳門地區客家人的來源問題，祇是就九澳村

客家人的歷史作初步探討，屬於個案研究，故不打

算詳細分析這些近期發表的有關澳門客家問題的言

論，但對涉本文研究內容的個別論點，則會清楚地

闡明作者的看法。

本文重點關注的是九澳村客家人發展的歷史主

線以及他們凝聚的方式。由於澳門現存有關九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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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海運動使廣東沿海地區的人口數量急遽下降，雍

正年間清政府頒佈的墾荒優惠政策，就是為了解決

沿海人口不足的問題。

雍正十年（1732），廣東巡撫鄂爾達在委派陶正

中勘查廣東中、西路土地的基礎上，提出業戶招佃

承墾的辦法來推動沿海墾荒計劃的實行：

⋯⋯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藩庫墾荒銀両，莫

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召集惠、潮等處貧

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

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

仍恐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為從長計

議。凡業戶領田百畝，各佃俱帶領地五畝，與田主

一例納糧，永為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4）

適逢此時粵東的客家地區人口與耕地資源的比

例已經失調，存在人口過剩的社會問題。於是，客

家地區部分人口在政府鼓勵墾荒政策的推動下，向

廣東中路及沿海一帶流動。相信早期遷入九澳村的

客家人，就是屬於粵東向西南方向遷移的客籍移民

的後代。關於這個推斷，從九澳村張氏和鍾氏族譜

均可以得到証明。

《張氏族譜》之一螺旋形詩

環繞中央“福昌”二字順時針由

內向外旋出的四言詩順排如下：

永振家聲　倫發南洋　義支并茂

氣運中山　奧連紫金　隆盛河新

惠志太平　傳我宗族　奕世其昌

安守全志　洪忍可勝　轉達明源

在螺旋詩的兩旁有聯句：

永源轉倫從頭起

後代宗枝順行流

詩中提到，張氏家族在廣東中

山、紫金、河源、新安（深圳）、

惠州、太平（東莞）等地均有落

籍繁衍，還有部分到東南亞謀

生。而與本研究有關的就是明確

指出張氏家族一支到了中山縣。

《張氏核譜》之二為族系資

料：

張氏二十一世祖　　

張雲三⋯⋯，葬於惠州紅田

尾。夫人劉氏，生五子，葬於九

澳村。【圖 1】張氏族譜的螺旋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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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二十二世祖　　

張廷湘（張雲三兒子），生於乾隆四十九年

（1784），卒於同治十二年（1873），葬於九澳

村。

張廷海（張雲三兒子），生於嘉慶三年

（1798），卒於同治元年（1862），葬於九澳

村。（5）

張氏的族系資料說明：第一，他們的先人在

二十一世，即祖先張雲山的時期開始遷到九澳，

而在二十二世祖時，開始定居於斯。

雖然張雲山本人不葬在九澳（按：許

多宗族的歷史都顯示，第一代移民有

回原居地安葬的習俗），但夫人劉氏

卻已葬在九澳，而他的兒子張廷湘、

張廷海均葬於九澳。第二，張氏的二

十二世生活於乾隆晚期到同治年間。

即從 18世紀 80年代到 19世紀 60-70年

代。由此推算，張氏先人大概應是在

乾隆中後期遷到九澳村的。

《鍾氏族譜》所載族系資料：

鍾氏約在宋哲宗時代（1 0 8 6 -

1 0 9 8）從江西、福建一帶入遷廣

東，到長樂縣（今五華÷）、歸善縣

（今惠州）、龍川縣、河源縣、東莞

縣等開基立業。

來廣東後的其中一支，在第十

五代程理公時入遷香山縣下恭圍。

來廣東後的第十八代立成公葬

於九澳村。

來廣東後的第十九代賢彰公於

光緒十四年安葬。（6）

《鍾氏族譜》的資料說明目前居住

在九澳村的鍾氏家族，其先人自宋代以

來活躍在江西、福建和廣東三省之間，

是典型的客家人。後來其中一支首先在

粵東立基，然後再度向西南方向移動到了香山縣。

雖然《鍾氏族譜》在年代的紀錄方面欠詳，但按他們

入粵後的第十八代已生活在九澳、十九代死於光緒年

間，大概可推算鍾氏最遲在嘉慶至道光年間，已經來

到九澳。

當然，目前所能看到的有關九澳村的家族資料

不算太充份，但如果參照鄰近地區，如中山、珠

海、深圳、香港等客家族譜資料，便可清晰地看到

清代客家人的遷移路線，他們部分從閩贛粵三省交

界的山區逐步向平原和海濱遷徙。

【圖 2】鍾氏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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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澳與九澳村

澳門地區路環島，在歷史上曾屬香

山下恭鎮管轄。據有關澳門、香山的歷

史地圖資料，“九澳”地名的出現，比

“路環”早，約在清嘉慶到同治年間已經

非常明顯地出現在地圖上。（7）而到1923

年厲式金編修的《香山縣志續編》，在

下恭鎮屬下的路環島圖，仍祇有“九澳”

一個地名，可見九澳在歷史上的重要地

位。（8）結合上文提及的有關族譜資料，

我們有理由相信，九澳起碼在清中葉，已

經有人在這個地方活動並引起清朝政府的

關注。  雖然我們不敢武斷地把歷史上的

“九澳”等同於今天的九澳村，但歷史地

圖所標的九澳方位與九澳村完全相同，均

位於路環島的中部偏北的一個小山溝。

九澳村是一條雜姓村，目前以姓

鍾、張、何、吳較多，全部自我界定為

客家人。全村人口約二百，但常住人口

不到四十人，年齡平均超過六十歲。他

們的耕地大部分已經出賣，但除了早已

建成的發電廠和水泥廠外，新的土地主

人對原農耕土地並未大量開發利用，所

以基本上仍保持着自然村落的形態，是

澳門地區僅存的郊野村落之一。我們把

從村中訪問調查所得的口述資料和文字

資料互相印證，加以分析整理，將這條

小村的歷史發展線索簡括如下　　

清代乾隆年間，一些來自香山縣的

客籍人開始在九澳一帶活動。他們的先

民雖然并不是漁民，而是習慣於山區耕

種的農民，但由於向香山一帶遷徙的過

程中，逐步學會適應濱海的生活。所

以，當他們到九澳後，最初在九澳灣

（現九澳水泥廠位置） 一個非常原始的海

灣從事捕魚、煮鹽維生，後來逐步遷往

【圖 3】清《香山縣志》中的九澳

【圖 4】民國《香山縣志續編》中的九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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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村址，回復客家人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形態。

他們最初租地耕種，土地屬於香山沙尾鄉 （現珠海

灣仔後背南屏鎮） 人所有，後因地主覺得土地離他們

居住的地方太遠管理不便，逐步把土地轉賣給在九

澳村落籍的客家人，於是他們便成為

這裡的原住民。（9）

在清代中後期，在九澳村的西面

亦逐步形成另一條客家村落，名叫

“黑沙村”。（10）這兩條村與當時島上

與外界聯絡的唯一渡船碼頭距離較

遠，所以都沒有發展為商業與居住結

合的一個墟鎮的民居點，而是發展為

以農業為主的村落形態，而它們之間

的聯繫，因語言的溝通方便逐步加

強，成為一種海島型的客家聚落。九

澳和黑沙村是澳門地區目前僅存的客

家村。

【圖 5】三聖廟碑記

【圖 6】九澳村墓地

【圖 7】張姓家族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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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觀音廟

【圖 9】觀音廟正門廟名橫匾

【圖 10】觀音廟內的觀音神像

【圖11】觀音廟牆上的裝飾圖畫 【圖 12】觀音廟牆上的裝飾圖畫



7 文 化 雜 誌 2007

澳
門
路
環
島
九
澳
村
　
　
一
條
濱
海
客
家
村
的
歷
史
考
察

澳

門

學

九澳村人到路環後移動的歷史痕跡，可以從廟

宇的遷徙得到證實。現座落於海邊的三聖公廟，是

於光緒九年（1883）新建的廟址。（11）

玆我九澳灣，有洪聖神也，由來古矣。迨至同

治初年，人倡建增，勸捐重修，迄今多歷年所。（12）

從碑文可見，此廟在最初供奉的是海神廣利王洪

聖。而據當地流傳的口述歷史，在九澳灣時廟稱

【圖 13】三聖廟 【圖 14】三聖廟神壇上的神像

【圖 16】三聖廟神壇上的三聖牌匾

【圖 15】光緒年間三聖廟的正門題匾

【圖 17】九澳村大伯公神壇 【圖 18】九澳村的土地廟 【圖 19】九澳村的海神神壇

“大王廟”，“三聖公廟”是遷到現址後所改名

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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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這座面臨大海的神廟，鄰近仍可見有幾間

半荒廢的舊房屋和少量菜田，但祇有一人居住，並

與現在九澳村人口密集的地方有一段距離，說明這

部分地方已被逐步荒廢。

現九澳村人均聲稱擁有道光年間的買地地

契，可見這裡一向屬清朝管轄，但從 19世紀 60年

代開始，澳葡政府已經在路環開始實行行政管

理，並徵收地稅。（14）在 1887年的《中葡條約》簽

訂後，路環完全被葡人納入控制的範圍，在九澳

一帶建痲瘋院、兵營、學校和教堂，開始了九澳

村的現代轉變。

20世紀初，是九澳地區發展的重要時期。 1912

年，澳葡政府在這裡建築一個兵營，隨着這一設施

的設立，許多配套的設施亦接踵而來，如興建馬

路、水渠、郵局、學校。（15）但這些轉變，對九澳無

疑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不是根本性的影響，因為澳

葡政府在這裡增設的祇是一些非民用的東西，因而

並沒有刺激當地的生產和商業經濟的發展，也沒有

改變九澳村作為客家村的特色，這裡的主要人口

（按：指男性人口）仍然是客家人，農業仍然是他們

維持生計的主要手段。

  九澳村客家人凝聚與發展方式

前面曾經提及，從可考的資料說明，九澳村

建村至今約有兩百多年歷史。這條村落最大的特

點是一直保持客家村的特色。它與鄰近地區所使

用的方言完全不一樣，生活的傳統習慣也有較大

差別，可以說它是一個由各種歷史偶然因素集合

而成的方言孤島。（16）由於本文研究的重心是這條

客家村落的發展歷史，而不是做語言學方面的研

究，所以對有關九澳村客家話的源流和變異不作

具體論述。

中國人口遷移的歷史反複告訴人們，人口自然

凝聚的因素主要是血緣、地緣和方言，而三種主要

因素往往會因具體歷史環境而有所偏重。

【圖 20】互助會部分女會員在村公所前合照留念（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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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澳村的歷史發展來看，這條村凝聚的最重

要因素是方言。

理由之一是九澳村一向沒有建祠堂。這一點非

常特別。從客家發展歷史考察，我們發現這個方言

群比較重視傳統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重要方面，自宋代以來，所有中國基層社會對宗族

的三大支柱族譜、族田和祠堂都十分重視。祠堂是

宗族存在的標誌，所以各族建有自己的祠堂，這似

乎已成基層農村的定例。但九澳村的情況比較特

殊，在 20世紀以前，這裡交通相當閉塞，對外聯絡

相當不便，另外加上在孤懸的島上，常遭海盜侵

擾，鄰里互助顯得格外重要。如果強調血緣，勢必

各立門戶，使人口本來不多的村落四分五裂，絕對

不利於生存。

理由之二是，他們比較重視客家方言的傳遞。

從二百多年前建村到20世紀70 - 80年代，九澳村一

直保留客家方言的使用，嫁到這裡的婦女都學會客

家話。“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這條客家

人的祖訓在九澳村實行得很好。

正是因為實行以方言為凝聚的主要媒介，所以

營造出來的九澳村是一個雜姓的客家村，睦鄰是村

民生存的一項重要原則。

以方言為凝聚力的客家村，雖然沒有依靠宗族

勢力作為支柱，卻完全可以維繫血緣紐帶的存在。

透過方言保持甚至加強血緣關係這一種理論，在九

澳村的歷史發展中得到充份的証明。直至今天，村

中各姓氏家族對本族、本房的世系仍然十分清楚，

不少族姓都保留有自己的家族傳統，如實行按字排

輩代代相傳。村內每個家庭都安有祖宗神位，慎宗

追遠的觀念仍然牢固。而九澳村的墓地，雖然經過

數次遷徙，而先人的墓葬仍然可以上溯到晚清時

期。（17）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語言和宗族文化相互依

存的關係。無論哪種方言，它們總是和某種文化相

結合。語言帶着文化走的規律是使客家人始終沒有

脫離自身原有文化的根本原因。居留地的轉栘，並

沒有使客家人群體失去它的凝聚力。

九澳村人能凝聚的另一最重要因素是有共同的

神靈崇拜。 【圖 21-24】九澳村現在尚保留農村聚落形態



10

澳

門

學

澳
門
路
環
島
九
澳
村
　
　
一
條
濱
海
客
家
村
的
歷
史
考
察

文 化 雜 誌 2007

在九澳村，家庭內崇拜的神靈包括：祖先、土

地、天官、觀音、關帝等；而在村裡則有一座觀音

廟（18）和一座三聖廟（19），還有一座伯公神壇（20），

一座土地廟（21），一座海神神壇（22）。

觀音廟和三聖廟是村中的大廟，在澳門地區亦

稍有名氣。觀音是客家地區崇拜的重要神靈，作為

客家村，有一座觀音廟是順理成章之事。三聖廟供

奉洪聖、關公和譚公。洪聖是海神，在明代以前是

南海最高的神靈，後來雖然逐步被天后取代其首席

海神的地位，但仍屬重要的神靈。關公作為正義、

正氣的社會象徵，作為鎮邪驅妖的

神，對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士來說特

別重要。譚公則是流傳於惠州客家地

區的神，拜譚公實際是表現了他們在

宗教信仰上的客家人特性。（23）從光

緒九年的〈新建九澳灣三聖公廟碑

序〉後面所列的善信捐工金銀芳名中

可以看出，當時崇拜三聖廟善信不

少，特別應注意的是，芳名中有相當

多的商鋪名號，說明這座廟宇的威名

遠播，在澳門地區的神靈中屬威望較

高的一個。我們都十分清楚，在光緒

年間從澳門半島或香山到路環的交通

十分不便，水路是唯一通道，所以更

顯得三聖廟神靈具有不一般的吸引

力。在中國古代，一個地方神靈的威

望，實際上就是某一地方的威望。相

信當年三聖廟的威望成為九澳村人的

驕傲，這種精神上的滿足使九澳村人

的凝聚力更加鞏固。

在九澳村流傳着一個有關伯公神

的傳說：一次，因要做慶觀音誕的法

事，請來一位道士。這位道士看到村

裡一切正常，想作法擾亂這裡的正

氣，使九澳村人要常常請他來作法，

以便他從中圖利。可是正當他想施法

時，卻看見一位高大威風的伯公對着

他怒目而視，令他大吃一驚，立即停

止作法的歹念，並到處對同行說，九澳村的伯公真

厲害，切不可到那裡造次。

另一個是關於三聖公顯靈的故事。九澳位於十

字門要衝，在 19世紀是海上商旅的重要通道，亦是

海盜活動猖獗的地方。當年的海盜不僅打劫商船，

還常到岸上搶劫。有一次一群海盜駕船到九澳村企

圖搶劫，忽然見到村內旌旗飄揚，一隊隊兵將鐵盔

鐵甲裝備精良，嚴陣以待，祇好慌忙逃遁。

我們從流傳於九澳村有關伯公、三聖公顯靈的

故事可見，村民們之所以構想出一種超現實的神靈

【圖 25】九澳村村民過去舂米用的石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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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無非是為了保護他們地方安寧，使九澳村成

為他們世代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這裡的客家人，正

是從神靈的崇拜中獲取生存於這塊土地上的理由，

從而產生一種樂意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宿感，這種對

神靈的崇拜，實際上已變成一種巨大的凝聚力。

九澳村的凝聚力，亦來自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

成的團結互助精神。

由於九澳村的形成不是由某一個姓氏的栘居、

繁衍發展而來，而是由不同姓氏的共同開發而逐步

建立，所以團結互助精神便成為這條村存在和發展

的重要因素。他們不僅通過使用共同的方言達到凝

聚的目的，更因生活在共同的習俗文化中融為一

體。村中的老一輩人家可以非常生動地叙述這條村

子在春節、寒食、清明、盂蘭、中秋、重陽、冬

至、除夕等節日的活動，以及他們所共同愛好的客

家飲食文化，如何使他們的祖先樂於生活於此。（24）

由此可見，相同的文化習俗和心理，就是九澳村人

能夠凝聚的另外一種力量。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和

考察，更會發現，這種相同文化群體的結合，在有

外部壓力的環境中，不僅能夠產生獨立的村落形

態，而且會形成特別團結的氛圍。正如前文所述，

客家人是在清代才逐步向廣東沿海擴散的，他們往

往以方言孤島的形態存在。這種存在的形式決定他

們必定會承受一定的外部壓力。在清乾隆年間形成

的九澳村就是其中典型例子。這條村地處邊遠海

島，交通不便，加上附近一帶都是廣府方言群活動

的區域，種種社會的因素都要求村落內部非常團

結，才能生存下來。九澳村就是在內部具有客家人

共同的方言和文化習俗、外部生活條件刻苦、並不

能一下子融入地方文化圈子的雙重因素作用下，產

生一種非常突出的團結精神，而這種團結精神，正

是使這條客家村落能夠凝聚和不斷延續不可卻缺少

的原因。

當我們考察九澳村客家人團結精神的原因和表

現時，發現互助是他們促進團結的重要方法。我們

知道，互助是人類在向自然和社會生活鬥爭過程中

產生的必然現象，也是克服困難的重要武器。客家

人在不斷的擴散過程中，形成了一些與其它方言不

同的特性，其中對群體內部的互助特別重視，尤其

在孤島型的方言聚落中更是如此。九澳籿為瞭解客

家人這方面的特性，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當筆

者在作口述歷史調查時，所得的資料都顯示，互相

幫助是九澳村突出的文化傳統。無論過去或今天，

無論是在生產和生活上，如果一家有困難，其他家

【圖 26】不少九澳村人家中仍存有男丁結婚時賜名的紅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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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都樂意提供幫助。特別是於 1991 年成立的村組

織，就叫“九澳村民互助會”，充份表現了這種互助

文化傳統的重要影響。（25）

九澳村歷史的研究價值和存在問題

九澳村研究價值在於：1）由山區和半山區遷到

海濱的客家人，他們仍然以方言群的形式存在，但

在社會的形態上，如對宗族活動的模式卻有所改

變。 2）客家人一方面善於利用自然條件進行生產活

動，但又往往不忘山區和半山區農業生產的經驗，

使新開拓的地方很快能從事農業生產，這對沿海地

區生產多元化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3）客家人善於

調和處理方言群內部的各種關係，使社群和睦相

處。 4）客家是澳門地區清代以後入遷較早的居民之

一，他們帶來的耕讀文化，對沿海地區無疑存在一

定的影響。

從20世紀60年代起，由於九澳村與外界交通的

改善，封閉的村落形態迅速改變，到了 21世紀，九

澳村正面臨一個重大的改變，它們可能永遠告別過

去的村落形態。伴隨時代的前進，傳統村落的消失

固然不可避免，但作為澳門稀有的客家村落，是否

應該把它作為典型的地區歷史，如氹仔舊市區那樣

保留下來？這很值得澳門人推敲、研究。（26）

筆者認為，近年澳門特區政府在城區歷史文化

遺產保護和開發方面成績令人矚目，如果能在郊野

村落的歷史文化方面再加努力，使澳門成為一個既

有城市都會歷史文化，又有郊野村落歷史文化的文

化之城，豈不是錦上添花更令人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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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


